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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迪政府内阁大变动背后的动机与权力逻辑分析
雷定坤

2021 年 7 月 7 日，印度联邦政府包括卫生部长瓦尔丹在内的 12 名前内阁成员辞职，随后莫迪宣布对内阁进行大规模改组，

36 名议员首次入阁、7 名升职，新内阁部长数量从 52 名扩增到 77 名。这是印度独立以来首位总理一次性迫使数十位联邦部

长辞职，其中 6 名还是内阁部长级官员，改组力度空前。值得一提的是，印度人民党此前并未面对来自政府内外更换部长的

要求或压力，其主动进行大范围内阁改组想传递怎样的信号？此外，一向呼吁“最小政府，最大治理”的莫迪，1 却在 2019 年赢

得大选后不到 2 年时间里大幅度增加内阁成员数量，其扩大内阁的动机与真实目的是什么？反映了怎样的权力安排逻辑？本

文拟回答上述问题，并分析当下印人党政府高层的变与不变对印度政局的影响。

一、改头换面还是洗心革面：“新印度”建设愿景

改组内阁的时间选择反映出莫迪政府重压下的“新”突破。第一波、第二波新冠疫情联邦政府治理不力，印度社会各阶

层对政府不满的趋势愈发显现 ；2021 年印人党在多邦选举中失利，紧接着 2022 年、2023 年、2024 年三个重要选举年对印人

党在全国的政治基本盘影响深远。由此，表面上看，此次内阁改组是对 2019 年以来联邦政府新冠疫情治理不善、推动经济复

苏不力的一种内部自我纠错式的回应与调整。但实际上，相较于采取具体的、可衡量的政策步骤来管控当下危机，莫迪选择

了一种似乎成本更低、收益更佳的美化方式，即调整政府官员，组成新内阁、怀揣新希望、建设“新印度”(New India)。

莫迪政府精准地锚定民众对当下现状不满、寻求“改变”的诉求，而内阁高层官员面貌的变化恰恰也是传递一种主动求变、

求新的积极信号，拓展“新印度”建设的内涵。最早在 2017 年 3 月莫迪的《心灵对话》月度栏目中，对于什么是“新印度”，

莫迪明确了三个特征 ：“一个由创新、辛勤工作、创造力驱动的国家 ；一个以和平、团结、博爱为特征的国家以及一个没有

腐败、恐怖主义、黑钱和污垢的国家”。2 2018 年，印度人民党全国常务会议以大量篇幅介绍了莫迪带领下的“新印度”愿景，

即 2022 年庆祝印度独立 75 周年之际实现一个团结、强大、繁荣和自信的“新印度”。3 尽管莫迪近年来对 2022 年实现“新印度”

目标的提及频率明显降低，但是“新印度”一词却时常挂在嘴边，因为他明白，2022 年“新印度”目标能否实现本身无法衡量，

但是不断强化“新印度”的概念只会对其更加有利。

莫迪努力开创“新”印度也意味着必然存在一个“旧”印度作为参照，而开国之父尼赫鲁同样曾经也是“新印度”(New 

India) 的积极倡议者，不同时代、不同“新”印度的对比，既是政治影响力的隔空比拟，也是政治继承与发展的诉求与渴望。

莫迪不断强调“新印度”也是急于向印度人民倾诉，同 1947 年尼赫鲁所面临的历史挑战类似，自己当下同样肩负着开创“新印度”

的历史责任。

稳定执政期内总理大幅度改换并扩充内阁部长的确前所未有，但在“新”印度建设的历史机遇面前，所有看似不寻常的

举动总能找到自我解释的自洽逻辑。不过，新旧内阁也好，新旧印度也罢，看似求新求变的背后往往存在着不变的实质，改

头换面容易，洗心革面困难，莫迪政府大刀阔斧进行内阁改组背后的政治动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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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内阁改组背后的真实目的

需要承认的是，本文基于客观事实与政治局势对莫迪内阁改组目的进行的揣测并不一定完全准确，因此，以下列举分析

的三大目的之间的逻辑关系也并非唯一。但正如上文提到，笔者相信任何有目标、有步骤的大政治变动背后一定存在根本性

的诉求，因而下文将大胆分析和揣测此次印度内阁改组背后莫迪的真实目的，并试图找到其根本诉求。

其一目的是“甩锅”部长官员，保持个人支持度。印度两轮新冠疫情的先后大暴发对于印度每一位公民来说，无论其处

于怎样的种姓、阶层或社会地位，病毒总能穿过治理赤字的缝隙影响每一个人，而一旦各阶层、各种姓群体达成一种潜在共识，

即莫迪政府治理不力，后果则是不仅影响印人党地方选举表现，甚至莫迪个人执政能力也将受到质疑。据多项民调显示，今

年4月以后莫迪个人在民众心中的排名大幅下降。例如印度民调机构选举意见与选举研究趋势中心 (CVOTER) 的一项调查发现，

对莫迪表现“非常满意”的受访者比率从一年前的 65% 左右下降到 37%，4 尤其是莫迪曾经最坚定的中产阶级支持者们中，几乎

每个家庭都或曾亲身感受，或曾听闻亲朋好友因新冠肺炎离世的悲痛情境。

因而，印度官方的做法和解释更像是在急于挽救莫迪的个人符号，通过改换重要部门领头人或负责人的方式来区分莫迪

个人与部长官员的执政表现。从这个角度也很好理解为什么拥有专业医学背景和政坛威望的前卫生部长哈什 · 瓦尔丹 (Harsh 

Vardhan) 被迫辞职，哪怕其接替者曼苏赫 · 曼达维亚 (Mansukh Mandaviya) 并无任何相关经验，因为对于莫迪来说，相比接替

者的专业背景，“更换”这个行为更加迫切，也更为重要。

其二目的是助力地方邦议会选举。面对即将举行的多个重要邦立法会选举，莫迪清楚意识到联邦新内阁成员应尽其所能

从特定社群或地区为印人党带来选票，将选举利益最大化。印度选举永远离不开种姓因素，对票仓的类型划分也同样采用种

姓分类，当最高行政官员（内阁部长委员会）中代表性突然变得多元化，尤其当有更多来自低种姓群体的官员入阁时，执政

党所释放的积极信号将有机会增加在目标群体中的支持度。莫迪此次内阁调整过后，当下印度联邦部长委员会中有 27 名部长

属其他落后种姓（OBCs, 其中有 5 名属内阁部长级），12 个属表列种姓 (SCs) 以及 8 个表列部落 (STs)，5 近三分之二的部长来自

低种姓群体，这一比例也是历史之最。

不过，从新入阁成员所在邦的分布以及内阁总人数占比来看，莫迪最想确保的是 2022 年北方邦立法会选举。北方邦 7 名

新晋内阁部长中 3 名属表列种姓，3 名属其他落后种姓以及 1 位高种姓，而该种姓结构也被广泛认为是莫迪进一步接触和动员

北方邦低种姓群体的一种象征与尝试，毕竟北方邦内仅其他落后种姓群体的人口数量就占到了近 40%，约 8120 万人。加上 7

名来自北方邦的新部长，莫迪联邦政府委员会中来自北方邦的部长人数已经上升至 15 人，占总人数的五分之一。诚然，莫迪

这样的人事安排完全符合预期，因为他清楚北方邦立法会选举对于 2024 年全国大选的意义，当然也同样明白北方邦 80 个选

区席位对于人民院选举的意义。以 2014 年大选为例，如果印人党没有在北方邦取得 71 个席位的成绩，印人党无法实现在议

会单独过半而执政，不难想象莫迪个人的政治道路也将完全不同。

其三目的是实现印人党内系统性新老交替。如果说莫迪 2014 年带领印人党赢得人民院选举标志着瓦杰帕伊—阿德瓦尼“二

重奏”6 的谢幕，转而在 2014 年至 2019 年之间登台表演的是 60 至 70 年代出生的领导人。但随着贾特利、斯瓦拉吉、阿南特 · 古

玛尔等党内高层离世，2019 年再次获胜执政后的印人党已正式开始系统性地进行新老交替，毕竟包括尼廷 · 加德卡里、拉杰

纳特 · 辛格在内的来自“旧印人党”且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并不多了。这样的背景下，莫迪恰好一步步推进并全面打造自己的年

轻化队伍，例如此次新入阁的印人党面孔中，基尚 · 雷迪（Kishan Reddy, 57 岁）、曼苏赫 · 曼达维亚（49 岁）和阿努拉 · 塔库

尔（Anurag Thakur, 46 岁）都是印人党大力培养的年轻一代领袖，7 同时担任内政部和青年事务及体育部的新晋国务部长 8 尼西

斯 · 普拉曼尼克 (Nisith Pramanik) 年仅 35 岁。据悉，当下新一届班子成员的平均年龄只有 58 岁，9 一个年轻化的领导队伍似乎也

呼应着一个“新印度”的来临。

以上三大目的内容各异，彼此之间看似并不存在逻辑关联，但实质上却存在共同指向。换句话说，无论是保持个人支持度，

赢得地方选举还是实现内部新老交替，串联这些目标的核心点是什么？这些目标共同指向怎样的权力逻辑？本文的答案则是

聚焦莫迪个人的权力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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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莫迪个人的集权诉求

内阁改换消息一出，印度国内曾普遍发出一种乐观的声音，认为这是莫迪政府通过扩大部长委员会人数及代表性，试图

推进分权式治理，因为更多的部长似乎也意味着行政职责愈发具体化，是民主质量提升的表现。但是恰恰相反，笔者认为莫

迪改换内阁目的恰恰在于进一步集权，凸显个人以及其团队（总理办公室）在行政决策中的绝对主导。这一诉求具体体现在

以下两个方面 ：

一是充分利用威斯敏斯特制度设计巩固和集中权力。莫迪改组内阁客观上符合威斯敏斯特制度下的运行规律，即当单一

政党在议会席位数占绝对优势时，内阁部长的任命和改换更多只具象征意义，对国内公共政策并不会产生实际影响。原因在

于，当议会长期出现单一政党占绝对多数席位时，内阁的整体责任制（即内阁整体向议会负责）可以逐步演变成一个准总统制，

而内阁第一人即总理成为首席执行官，拥有集中的行政权力，总理也更加依靠自身所认可的各领域顾问及总理办公室成员来

辅助自己做出决定，而内阁其他部长人选的变化及其所发挥的实际影响力也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2004 年至 2014 年曼莫汉 · 辛

格率领的国大党执政联盟与 2014 年之后印人党政府执政对比就恰能反映这一规律。辛格执政时期由于议会无单一过半席位的

政党，因而由国大党率领的团结进步联盟联合执政，内阁部长席位的分配则依据执政联盟中各政党的贡献和影响力，且各部

长根据专业所长建言献策，他们的意见对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行会造成一定影响。而 2014 年后莫迪政府执政时常出现的情

形则是，部长们在公众视野中扮演着主动为莫迪、沙阿等印人党领导人言论或行为进行解释和降温的角色，10 因为关系到自身部

门的政策他们很难有发言权，而积极为党和领导人在舆论上服务比部门实际性工作的阐述所带来的个人收益或许更大。

二是全国民主同盟 (NDA) 中政党成员进一步边缘化，“胡萝卜”的分发更具针对性。全国民主同盟由印人党率领，除去

自身其余的 27 个政党 11 共占人民院 29 个席位，联邦院 17 个席位，选举实力远无法和印人党媲美。此次内阁改组，全国民主

同盟中也只有三个政党代表得到了机会，而其中来自北方邦阿普纳党（Apna Dal，亦称“我们的党”）的阿努普里亚 · 帕特尔 

(Anupriya Patel)，她的入选很大程度因为该党对于北方邦低种姓群体有着较强的选举动员能力，印人党实际上也剑指即将到来

的北方邦选举。尽管一些媒体鼓吹此次莫迪改组通过吸纳来自竞选联盟的政党，强化了联盟在政府中的代表性，12 但在笔者看来，

自阿卡利党、湿婆军相继退出联盟后，其余政党想凭借自身实力主动索取内阁职位的可能性不断降低，而在联盟内部，莫迪对“胡

萝卜”的分发只会愈发基于“成本—收益”的考量，采取“少而精”的模式。

莫迪充分利用制度强化总理办公室权力，精细筛选同盟政党代表的做法都是服务于个人最大化的集权。莫迪强化个人权

力的方式合法，也似乎“合理”，符合当下他对国内形式的判断。疫情治理、经济复苏，需要的不是政策内容有多么精妙，而

是行政官员落实政策的执行力。一方面，莫迪的个人集权诉求反映出其希望至少从联邦部门开始，其个人思想和政策目标能

贯彻落实并在实践过程中执行团队始终保持同一种利于执政党的声音 ；另一方面，面对联邦体制下地方政府的权力和能动性，

莫迪希冀不断赢得地方邦选举并确保执政主体的一致性，如此才能真正实现政策“自上而下”落实以及行政效率的提升。但

需要持续观察的是，对于新晋的年轻部长们来说，一边是不断压缩的个人发挥空间，另一边是愈发上升的执行力期待，二者

在一个极为看重曝光率和个人魅力的体制下形成了巨大的张力，这些政府高层官员的自我选择也必将折射出印度政治更丰富

的内容。

结语

印度此次大范围更换内阁部长委员会成员，无论是莫迪出于维护个人影响力与支持度，“甩锅”前任部长之意，还是精打

细算挑选成员助力即将到来的多邦选举，抑或是实现党内新老交替，这些显性目的始终围绕一个根本的权力逻辑，即莫迪个

人愈发集中权力的诉求。当下众多学者和观察家常将莫迪和英迪拉 · 甘地相比较，后者于 1971 年凭借“消除贫困”的口号发

起民粹式选举运动重返总理一职，前者第一任期末积极推动的罗摩寺庙重建同样激发印度教民粹主义选举情绪 ；此外，二者

再次执政伊始都面临经济发展乏力的局面，不同的是英甘地时期主要受国内公有经济结构的影响，而莫迪当前面临的是新冠

疫情下疲软的国际经济环境，印度愈发依赖国外资本带动国内产业发展的模式也正面临更大挑战。相似的是，二者都试图通

过不断集中个人权力以期实现经济政策独立于政治实践，经济发展、国家治理与个人集权的张力再次重现。坦白地说，莫迪



总第 6期（2021 年 9月）

4

能否通过个人集权高效运转政党选举机器且赢下大大小小选举，最终实现良好治理和经济发展仍尚待观察，不过突然大范围

更换内阁成员或许在其看来是重要的一步。

见识过莫迪曾经的一夜“废钞令”、GST 实施令，此次史无前例地对部长委员会进行改换和扩充的行动发生在莫迪总理身

上也大体见怪不怪了，毕竟区别于“旧印度”家族式统治下冗长、繁琐的论证过程，“新印度”往往需要新理念、新尝试。但

与此同时，通过本文的分析也不难看出，再“新”的印度也无法跳出权力的逻辑，再美好的言辞包装也无法完全遮蔽行动背

后的个人目的，莫迪想要超越尼赫鲁时代的“旧印度”，除了个人权力的比肩，能否有效地解决当下所面临的一个个棘手问题

或许才是人民的最终衡量标尺。

雷定坤，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国家为印度。

段九州，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国家为埃及和土耳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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